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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 !"舞台是完全属于我们的

随着天香戏院生意越来越好，演员的生
活条件也有所改善。老板在前台搭起了阁楼
作为演员宿舍，大家终于可以睡床铺了，不
过我们学员还是在地板上打通铺。伙食很简
单，平时吃素，总不过两三样菜，黄豆芽炒咸
菜或青菜，每逢初一十五能吃上两次荤菜，
也就是每人两片两指宽的肉片。

在整个一年里，剧团只有两个时间段不
演出，冬天年底称为“封箱”（注：班社!剧团

于春节前有七至十天停演"让演职人员回家

准备过年"称为#封箱$!，夏季称为“歇夏”
（注：剧团为避炎夏酷暑"经常于盛夏季节停

演一个多月"叫做#歇夏$）。因为那时剧场没
有冷气，到了最热的七、八月份，观众就会少
很多，对演员来说，长期日夜两场演下来需
要休息，而且夏季演出容易损耗贵重的行头
（当时较好的行头都是演员自己出钱置办
的）；对剧场老板来说，则正好趁机调整演员
阵容。

这段“空窗期”成了我们学员练功的最
佳时机，每逢歇夏或封箱，我和师姐筱素娥、
学丑角的“小田鸡”等几个外地学员就在台
上从早唱到晚，把所有我们会的，老师演过
的戏都自得其乐地演个遍，饿了就去厨房里
抓一把冷饭吃，吃完便在台上舞刀弄棒翻跟
斗，累了就去睡觉，睡醒了再接着练。只有在
那个时刻，舞台是完全属于我们的。

歇夏的时间相对较长，遇上换剧场的
当口，老板就不再提供伙食和住宿了。上海
的学员可以回家，而我只能跟着老师过居
无定所的生活。老师是红角儿，到哪里都受
欢迎，我跟在她后面，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多
余的人。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老师借住在她的朋
友家中，吃完晚饭我上阁楼先睡了，老师和
她的朋友聊天，夜里醒来我闻到了炒年糕的
香味，她们叫我：“彩娟，下来一起吃点年糕
吧。”我心想，住在别人家里已经是情面，不

能再不知趣地麻烦人家，于是
我假装睡着了不应声。炒年糕
的香味阵阵扑鼻而来，我躺在
床上咽着口水，心想若是还在
自己家里，我早就跳起来跟弟
弟妹妹抢着吃了。

老师在生活上一直很照
顾我，她为人朴实正派，话不多，对我既严格
又宽厚。我刚到上海不久，一天帮她收拾房
间，不小心打碎一瓶香水，这在当时是比较
昂贵的东西。我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想说
又不敢，不说又觉得不安。接下来的两天，我
一直纠结这件事，有几次都走到老师面前
了，还是转回来。到了第三天，我实在忍不住
了，终于鼓起勇气对老师说：“阿姐，桌上的
香水是我打碎的。”没想到老师只是淡淡地
说了句：“我早看见了，以后做事情当心点。”
并没有责怪我。我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十三四岁正是长个子的时候，因为练功
的关系，我的鞋子磨损得特别快，又没有钱
买新的。有时母亲也会托人从家乡带鞋子给
我，可是由于当时通信不便，我们又时常转
换剧场，母亲亲手缝制的鞋子几经辗转，送
到时常常已经小了。记得有一双布鞋，母亲
在鞋面上绣了一朵梅花，非常漂亮，虽然穿
不下我也舍不得扔，穿大半只脚，脚跟露在
外面，到了冬天，脚后跟都开裂了。老师看在
眼里，不声不响买了双新鞋给我，后来，老师
看别的女孩子都有皮鞋穿，又给我买了一双
皮鞋，而她自己却一直很节俭。在河北大戏
院演出时，老师有一位姓沈的朋友，是一家
医院的妇科主任，平时住在医院宿舍，有两
间房间供她独用，她留出一间让我们去住。
医院离戏院比较远，每天演完夜戏，老师总
是舍不得坐车，带着我步行回住处，直到现
在我仍记得，在沉沉黑夜里，那条路似乎显
得格外漫长。

有段时间，我和老师住在剧场对面的一
幢石库门房子里。那是一间亭子间，上面有
一个小晒台，晒台的一角放上煤炉，我负责
买菜买米做饭。有时老师外出，给我留下一
点钱，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自己做饭。白天
我一边扇着煤炉一边练唱，一人身兼生旦净
末丑，倒也自得其乐。到了晚上，隔壁的二房
东家里开始放评弹，我每次听到那悠扬婉转
的曲调就忍不住要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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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你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

夏日的清晨，林间的露珠还没有退去，红
彤彤的太阳便已经在东边的山峦上冉冉升
起。一大早，恢复健康的刘声涛来到单位，王
队笑眯眯地将他迎进办公室，正赶上我给王
队送材料，被王队叫住一块坐了下来。
“刘声涛，你来得正是时候。我刚接到了

一个重要的情报：近日，有一伙金三
角的毒贩携带大宗毒品，在永康国界
交汇处的嵋阴山做着出发前的军训，
准备进入我国境内。”
“永康地区是我的老根据地，打

小我就在那里摸爬滚打大的，王队，
要不我先去摸摸情况？”“我找你就是
考虑这个因素。除了摸情况外，你还
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
“什么任务？”“到嵋阴山与安插

在贩毒团伙中代号‘黑桃’的男子取
得联系，获取此次行动准确的时间、
路线、地点等情报。”“是。”“我打算
再派一个人与你搭档，配合并保护
你。”

“王队，让钟语琳和我一起去
吧？”刘声涛对王队说道。听王队说
派人，我也想去，刘声涛的话说出了
我的心愿。“王队，我正想去熟悉一
下边境的情况。”我说道。
“这次的任务很艰苦，我怕一个女同志

吃不消。”王队一副担心的口气。“王队，怕苦
我当初就不当警察。放心吧，男同志能吃的
苦，我也能吃。”怕他不同意，我急切地恳求
道。“既然如此，那就准备一下，出发。”“是"”
我和刘声涛几乎异口同声地答道。
“遇事要冷静、多动动脑子，一定注意安

全。”王队告诫我俩。我俩对他点点头，然后
出了门。

刘声涛驾驶着越野车在柏油马路上飞
快地向郊外奔跑着，一栋栋民宅被我们远远
地甩在身后，不知何时，车子已驶入山路，满
天的灰尘扑面而来。我用手摸了一下脸，厚厚
一层灰，于是将爸爸送我的军用口罩戴上，眺
望着远方。我和刘声涛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走了很远的路程，彼此都没有说一句话。此刻
的我俩，沉默远比交流好得多。
车子翻过一座座高山，驶过无数弯道，从

山顶往下俯视，跃入我眼帘的，时而是云雾缭

绕中铺天盖地、神秘莫测的原始森林；时而是
公路两旁傲然挺立、艳丽多姿的攀枝花树。我
的耳边不时传来树林里各种鸟儿的欢歌；我
的眼中不时有野鸡、野兔和梅花鹿、麂子从公
路上飞奔而过的身影……在童话般美丽的世
界里，我沉入了梦境之中……

不知过了多久，我耳边传来刘声涛亲
切的声音：“醒醒，钟语琳，到了。”
睁开迷蒙的眼睛，我跟着刘声涛下
了车。刘声涛对我说，越过面前这座
山峰，山那头的洼子，才是我们要去
的目的地。

当小路不知何时在我脚下消失
的时候，我的四周被密密麻麻的森林
包围了。尽管有刘声涛在前边为我开
道，可是，每走一步对我来说都十分
困难，不是被树枝挡住了去路，就是
被杂草刺伤胳膊或腿。刘声涛在我前
方的树丛中时隐时现，那轻快矫健的
身影，就像奔跑着的野兔子。

广袤的大地被严严实实的森林
遮盖着，就连中午那明媚的阳光似乎
也无法渗透进来。在密林中跋涉的
我，头顶上仿佛有一把硕大的雨伞。
刘声涛不知何时已远离我的视线。举
目环顾，除了草丛上还留有他踏过的

足迹以及他用手拽落下的树叶外，他似乎已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森林里传来一阵“簌、簌簌”的声
音，我停下脚步，想仔细听听声音来自何处，
谁知我的脚刚一停下，森林中的声音立马就
消失了。我抬脚继续往前走，那“簌簌”的声
音再次从森林中传来。我停下脚步紧张地张
望了一下四周，那声音几乎又一次与我的脚
步声同时消失了。我感觉有些不妙，拔腿向
前跑去，谁知，我一跑，森林中“簌簌”的声音
紧紧跟随我而来。于是，我边跑边从裤包里
拿出手电筒，壮着胆子向发出声音的森林射
了过去。天哪，透过森林，一对闪着绿光的眼
珠子瞬间掠过我眼前，我害怕极了。恰在这
时，一声野兽的吼叫从大山中传来，那声音
令我毛骨悚然。我疯狂地向前奔逃而去。
刘声涛，你在哪里？为何不等等我？就在我

气喘吁吁疲于“逃命”的时候，一块庞大的岩石
挡住了我的去路。我用双手拽着石头周边的树
枝和藤子攀岩，然而却一次次坠落了下来。


